
 

人類是很奇怪的族類。 

他們脆弱又渺小，不依靠群體的力量無法生存，卻又為了個體利益

勾心鬥角互相迫害。 

縱使上一刻咬得你死我活，必要時卻又會鬆口將利牙朝向異類。 

既不像群體生物，也不似獨行習性。 

 

但有一點，祂還是明白的。 

為了不讓同伴將爭奪資源的自己視為敵人，其中聰明的傢伙，善於

豎起標靶，將之劃分為「異類」。 

如果在上頭多添點「怪異」、「作祟」的佐料，連僅剩的理智也會被掩

得徹底。 

道行尚不足以山名冠稱的祂對此無可奈何，想必就連〈天狗經〉裡

傳頌著的四十八天狗也為此飽受困擾吧？ 

 

祂只能選擇遠遠地避開紛擾。 

即使得鑽進狹窄的籠子，過上一點也不值得驕傲的生活。 

 

 

 

「……以稀有性與歷史價值來說，你的品種確實珍貴……」 

房外的那名男人坐在西洋來的家具上，聽說是一種叫「沙發椅」的物

件，帶著四只腳跟高高的靠背，看著挺鬆軟。 

沒什麼特徵的容貌，沒多少情緒的表情，只有人中那修剪整齊的小

鬍子給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一些，在祂看來無聊的很。 

此時此刻，即使是那腦袋空空的男人，也不免露出感到困擾的神色。 



「傲慢天狗被關在這狹小的屋，我以為該有些屈辱的情緒淤積起

來。」 

「你作為收藏，沒意思。」 

 

 

──讓人覺得沒意思的鼻高天狗只是懶散地打了個哈欠，在狹小和室

如臥佛那般倚在疊蓆上。 

漫不經心的視線穿過牢籠的檻之間，與屋主的目光對接上。 

 

「爾等的視野太渺小了。」 

「天地乃束縛吾等的牢，人世紛擾與懲罰無異。」 

早不曉得把羽扇扔哪去的鼻高天狗抓抓發癢的腰椎，隨興地擺了擺

手。 

「既然籠在牢中，籠裡籠外都一般屈辱呀。」 

 

「還是汝想看『表演』助興？吾不介意配合爾等口味。」 

說到這，鼻高天狗打了個響指。 

方才還頂著長鼻子、作山伏打扮的紅皮怪異便換過模樣，成了細皮

嫩肉、白淨俊俏的人類男子。 

「瞧、『靜態展示』跟『動態表演』吾都能配合，上哪能找到這麼有意思

的收藏品。」 

「還是汝想看吾作為女性下場？都行吧。」 

 

 

面對眼前這品種上明明是出了名的高傲，卻渾身散發出一股魚乾味

的怪異，總是把經歷的人事物當成戲來看的空殼之男難得有些頭疼。 

平時是自己在籠外觀賞怪異，如今卻是天狗在籠中笑看人類。 



 

事到如今，他也只能承認一件事。 

──他，物江鄉介，被一頭天狗給「碰瓷」了。 

 

 

 

二ノ夜：神隱（上） 

 

 

 

「這次的工作不是私活或捕捉。」 

「人口失蹤案，三週間有五名孩童、兩名婦女失蹤，成人在失蹤地點

遺留下大量血跡與部分斷肢，疑似死亡，當地村民懷疑是怪異作祟而上

報。」 

「現在確定由十紋接手此案，並擊退那名作祟的怪異……」 

負責轉達任務要求的茶髮兵長停頓了下，清脆如玉珠落盤的嗓音自

沒有輪廓的面具下傳出，語調婉轉若鶯鳥細語，試圖將跟前的人形冰塊捂

得軟化幾分。 

「──這次任務能拜託您帶隊嗎？礪波長官。」 

「那怪異很可能是兵卒無法處理的強度。」 

 

被比喻成無機物的金髮軍人木著臉，比大多數日本人還要高挑的身

材，低頭看向兵長的視線不免帶來一種壓迫感。 

「十紋派下的任務，我會完成。」他一板一眼地應答：「……除此之外

的，與我無關。」 



收下指令書的金髮軍人隨即點了幾名兵卒隨行，一同離開處室前去

領取裝備，遠遠避開的那些同僚這才一擁而上，感慨地包圍住茶髮兵長。 

 

「挺行的呀你！還以為你會像以前那些傢伙一樣被盯得哭出來──」 

「不，再怎麽講，『眼神兇惡得讓大男人當場哭出來』這種傳聞本身就

過於戲劇化了。」 

「那下次換你去傳話給礪波先生？」 

「閉嘴啦！那種體驗一生一次就夠了……」 

「哈哈，西蓮寺，辛苦了！以後的工作傳達也麻煩你囉──」 

 

壓根沒打算遮掩的薄情寡義與冷嘲熱諷。 

排擠意圖起於瞧不上他的共識。 

別說思考了，連觀察力都用不上就能得出這些結論。 

新調來這處室的西蓮寺清悅，只需一周就放棄計較這些同僚的劣根

性──都是些聚集起來賺外快的禿鷹，沒必要與彼此建立什麽軍人情誼。 

 

不如說，這些經驗豐富遍歷各部的兵油子到哪都滑膩得很，對那位

礪波長官的態度反倒顯得特別。 

 

這位礪波長官的立場也確實特別。 

身為物江一系的下士官，卻老是在跟物江大尉作對，交代下的「工

作」也愛理不理的。 

這樣的傢伙半年前竟然能被調職到地方大部，上個月調回京都後多

了幾分往准士官發展的可能性。 

光是想想就足夠讓西蓮寺清悅嫉妒得腸胃不適。 

 



然後，為了避免這傢伙在京都發脾氣（西蓮寺上個部門的長官把這

說得像軍人工作使性子很正常一樣），讓善於交涉的人員出馬控場，竟然

把西蓮寺清悅平降到第一線單位──若非他依舊待在內勤崗位上，他都要

開始懷疑自己被冷藏了。 

但，工作就是工作。 

即使待遇如此慘無人道，西蓮寺清悅還是會想辦法收集之前沒在關

注的礪波長官的資料，想辦法討好這難搞的男人，維持自己的工作績效，

找機會培訓出交涉接班人，早日成為甩手掌櫃，騰出空閒尋覓調職的機

會。 

 

懶得再跟那些兵油子打交道（也不想再提醒自己像是被冷藏），離開

處室的西蓮寺清悅檢查過儀容，還有面具是否戴得牢固，才踏著優雅的步

伐前往物江大尉的辦公室。 

 

認真的態度、工作的效率只是基本。 

儘管物江大尉算不上什麽好長官，但對於身為半妖軍人的西蓮寺清

悅來說，物江一系確實是「正確」地付出就能換取收穫的體系。 

有心鑽營的他，長相上達不到物江大尉的審美標準，想要更進一步

討好長官，唯一能努力的就是保持清脆動聽的聲音、賞心悅目的儀態，然

後──別讓那張臉暴露在大尉面前，不管發生什麽狀況。 

 

 

 

物江鄉介，據說母族是了不得的華族，但明面上就是軍人世家（父

族）的子弟，在軍校的成績不差，可也沒什麽顯眼之處。 



沒有第一線作戰的功績，也沒有指揮的長才、參謀的價值，靠著掛名

在數次重要會議中的資歷，作為純粹的文書職，他抵達了理論上的極限

──大尉階。 

但比起乏善可陳的經歷，物江大尉此人更給人深刻印象的是名聲。 

 

物江鄉介喜歡美麗的事物。 

容貌的美，聲色的美、姿態的美，美得越偏離常理越投其所好。 

於是，聚集在物江大尉身邊的幾乎是些美麗的人，其中不乏在這方

面得天獨厚的半妖一流。 

（如果能接受被打上以色侍人、自我沉淪這種標籤的話，物江一系在

升遷上的考量不看種族，還算公平，不過像西蓮寺清悅這樣主動投誠的半

妖不多。） 

看上去行事糊塗無能、為了滿足自己的愛好以權謀私，似乎誰也管

不著。 

那也不過是沒牴觸到前提下的放浪。 

 

物江鄉介從未掩飾自己依賴家族權勢，也沒有誰就這點進行攻堅，

就像這本身即是各方協商後的結論。 

那是棋子一般的存在。 

 

不過是兵長的西蓮寺清悅，連被捲入其中的門檻都搆不著。 

但即使是他，走神時也不由得會暢想：究竟是怎樣的條件交換與利

益，讓物江鄉介這般異類得以佇立於十紋之中？是什麽需求使這樣顯眼的

棋子長久存在？ 

有朝一日，他能否捻起這枚棋子，令其為他所用？ 

 

 



 

「──清悅。」 

似靜電般的酥麻從一個點漫開，在他的後頸那曖昧不清、似搔似撫

的觸感又往下一劃。 

「新單位怎麽樣？跟新長官相處得還行嗎？」 

 

西蓮寺清悅立刻往旁邊一閃，抓緊自己的領口往上提、把身體遮得

更密實，面具後的眉頭都要皺成一團無解的結。 

聽覺敏銳的他本在接收到聲音時就反應過來的，卻總是躲不開對方

的觸碰。 

 

「別這樣躲避我嘛──」 

而不知道何時繞到他身後──現在是面對面了──的不速之客只是笑

瞇瞇地半舉著雙手，像是在主動投降、又像是在玩鬧討饒。 

往往帶著鉤子的眼神，此時也收歛得沒什麽攻擊性。 

把最強烈的特徵去掉，那張還算清秀的臉看上去平凡多了。 

……就是那披頭散髮、衣衫不整的模樣十足地不正經，一點也不像

該在軍營裡的打扮。 

「我只是想表現得……嗯、更親切一點？」 

 

這對西蓮寺清悅並不管用，只會讓他進一步投以看見毒物的眼神。 

不要跟這傢伙做任何會改變關係的互動，拉出安全距離，最好只談

公事以避免節外生枝，這是他最近幾年冷眼旁觀得出的結論。 

已經知曉這傢伙為了娛樂物江大尉，究竟對多少同僚下過毒手，他

絕對不會像起初那樣看這傢伙相貌一般就掉以輕心。 

（換句話說，這才是他輕忽的地方：明明相貌一般還能待在物江一系

，那肯定有什麽殺手鐧。） 



 

再者，不提這傢伙是物江大尉正寵著的部下…… 

斥罵也是一種互動的意向，很危險的。 

他得克制自己惡語相向（吐槽對方的軍階連不用敬稱都足夠狂妄了

還敢調侃自己、諷刺對方穿得像剛辦完事的軍妓一樣）的衝動。 

 

「……新單位的工作已經上軌道了。」 

西蓮寺清悅語氣僵硬地回覆：「礪波長官也不如傳言那樣棘手。」 

 

「是吧？那小鬼確實是個蠢蛋，但也沒有那麽難搞啦。」 

也不曉得這傢伙是在替礪波長官開脫些什麼，一臉嫌棄地抱臂數落

著，嘴上的話卻又慢慢地偏向對方。 

「什麽一眼把人嚇哭、總覺得會拔刀從背後捅過來、感覺好像被看成

獵物盯上了什麼的，是在寫三流小說嗎？哈。」 

 

「……在工作上，礪波長官的私人情緒確實過於強烈。」 

他客觀地提了句公事上的評語，轉過話題就想離開：「我得去向物江

大尉彙報工作，告辭。」 

 

「哦、正好！我得過去鄉介那排行程，一起走？」 

 

……西蓮寺清悅好不容易忍下暗恨的嗤嘖聲，卻差點忘了呼吸。 

 

 

 

 

 



 

「每天早晚吵吵嚷嚷的做什麽來著，想把吾鬧聾嗎！」 

一巴掌拍得鐵欄杆鋃鐺作響，還有些灰塵從天花板被震下來，整間

屋的人都安靜了一會兒。 

隔壁改裝動土的聲響日夜不休，搞得鼻高天狗的脾氣都上來了。 

「事到如今，還肖想把吾趕出去？」 

 

「沒意思的收藏，哪來的資格獨佔一屋。」 

腦袋空空的屋主散漫地倚在沙發椅上，甚至懶得把目光分給鼻高天

狗。 

「那邊的，等等騰出手來，在鐵欄杆前加組對開的拉簾。」 

 

「汝等竟敢──哼、罷了，吾可不是來享受的。」 

鼻高天狗鄙夷地哼了聲，無視那名開始閉目養神的空腦袋人類，背

過身，自顧自地打起呼嚕來。 

 

這一呼嚕下去就在屋裡迷糊度過幾輪日夜。 

等鼻高天狗醒來，沒有窗的屋內全仰賴燈光照明，無法分辨時辰，幸

好還有直覺能告訴祂：現在恰是白晝正午。 

……可祂感覺屋裡比起睡前的深夜還冷了些…… 

還有聽上去不太愉快的細微噪音。 

 

「──啊咧？你醒啦。」 

沒聽過的聲線從隔壁傳來，那噪音變得明顯了點，能聽出是金屬摩

擦碰敲的聲響。 

「我想說那麽豪邁的呼嚕聲怎麽沒了……」 

 



鼻高天狗沒有回答。 

祂對人類不感興趣，跟屋主談話只是基於寄宿身分意思意思地尊重

點，為此費些力氣嘲諷一下屋主的興趣。 

不過是換個地方圖那份清淨。 

 

「還是正巧壽終正寢了？或者換姿勢不打呼了？」 

 

「……聽起來還有呼吸，不像在睡耶……」 

 

「……哦，對呦。」 

「被做土木的吵得半死也沒吭聲，鄉介來才開始抱怨……是很彆扭的

傢伙……」 

 

「……奇怪，被吐槽也沒反應？」 

「還沒脫離狀態嗎……傷腦筋……」 

 

「……好無聊呀……」 

「啥時才會有人想起來呀……唉……」 

 

「這也、太冷、了……」 

 

半天過去，隔壁的人類終於安靜下來。 

就是那細微的噪音不時還會出現，在沉寂的空間裡顯得擾人。 

 

鼻高天狗突感一陣索然無味。 

這裡確實是清靜。 



但沒有在樹叢中悠然穿梭的鳥雀，也沒有於山脈間潺潺流過的溪水

，更沒有那些無形無色卻飽含著日月溫度的空氣。 

 

祂開始想念相伴多年的山。 

可祂很清楚，祂已經找不回在人類踏門侵戶後逐漸失卻本來模樣的

故鄉。 

 

祂來到這籠裡，與選擇無關，不過是巧合。 

離開故鄉流浪的途中，祂偶爾會跟那些品味糟糕的妖魔起衝突。 

半個月前，與祂起過衝突的野狐狸被厄除人秘密逮捕並押送至此。 

 

看似是座落郊區與山相倚的深宅大院，卻有數不清的術式分散在各

間屋內，關押著值得收藏的物件。 

作惡的妖魔，沒落的神袛，貌美的精怪，誘人的靈物。 

野狐狸似乎不符合收藏的條件，很快地就成了無法開口的證物，作

為厄除人的功績收拾掉了。 

 

──爾後，祂現身於宅邸，決定好好作弄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類。 

 

尤其是這裡的屋主。 

那腦袋空空的男人應該是那些厄除人之中尸位素餐的一份子。 

比起對方無趣的臉孔與聲音，其惡劣興趣給祂留下的印象更為深

刻。 

不巧的，祂的興趣不多，讓看不順眼的傢伙過得不開心就是其中之

一。 

這就是祂之所以鑽進這壓根關不住祂的籠裡裝瘋賣傻的緣由了。 

 



這裡總是有人類在宅邸裡走動，只是不一定會走進屋裡，祂在觀察

時就注意到了。 

所以祂本來以為自己不會待太久。 

可現在細數下，祂發現自己竟已留了十多天。 

或許是因為，這裡雖是人類的地盤，卻實在不像人類生活的地域。 

 

回不去故鄉的祂，四方皆異鄉，待在哪也沒什麽區別。 

不過，既然這開始變得無聊，或許祂應該換個地方？ 

總會有人類還無法觸及的山林…… 

 

 

 

…… 

…………這可真是奇了。 

這不是祂離開山後第一次懷念故鄉。 

也不是祂流浪途上第一次索然無味。 

但是、哪裡不對。 

 

祂是隨心所欲的鼻高天狗，不管是與妖魔作對，抑或戲弄人類，向來

是想到什麽就做什麽。 

說得自貶些，祂是行動快過思考的（大腦簡單）肉體派。 

 

──這裡能有什麽東西讓祂猶豫？ 

 

鼻高天狗起身，無喜無悲的面孔肅穆，燈光從頭頂落在那起伏明顯

的輪廓與大鼻子，形成的光影有些滲人。 



雖不及那些強大而有名的四十八天狗，但在天狗中撐得起傲慢高鼻

的祂，區區兩指粗的鐵欄杆、粉飾過的砂漿磚牆、到處都是縫隙的房屋、扣

押弱小玩物的術式，怎麽可能阻擋住祂的步伐？ 

 

連羽扇、寶槌都用不著，隨著室內莫名風起，失卻形體的祂輕易地就

穿梭過鐵欄杆，又鑽入陰冷的隔壁── 

沒有燈光，昏暗濕冷，露出石磚的牆面上打入一處處鐵樁，用沉重鎖

鏈連起鐐銬。 

而匍匐於地上的人形，呼吸起伏微弱得連繫上的鎖鏈都不怎麼出

聲。 

 

 

 

多年以後，每當祂回想起那幕，都不由得感嘆： 

──那種忍不住想繃緊臉皮、硬撐起面子的反應，可能就是所謂的

「矜持」或「尷尬」。 

 

作為傳說發源物種，鼻高天狗藥上坊還是第一次經歷「神隱」。 

 

 

 

二ノ夜：神隱（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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